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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珍闻】
毛泽东过春节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毛泽东也和普通百姓一样，忘不了这个节日。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全国解放后，春节期间，他除了参加团拜以外，还深入基层和当地的党政军机关，与普通战士及广大群众一起欢度节日，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大年初一看望伤员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转变了中国革命前进的航向，全党全军一派喜气洋洋。这年的2月4日就是春节，后勤部门想多弄一点鱼、肉庆祝一下，无奈贵州这个地方当时太穷，一时实在难以筹到足够十几万人享用的食品，毛泽东也只分到一碗红烧肉、几个辣椒。但他舍不得吃，因为他想到，在不久之前攻占黎平、强渡乌江、进攻遵义的战斗中，留下了不少伤病员，他们更需要关怀。因此，大年初一这一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就去看望这些伤病员，并捐出自己的伙食尾子(即节省下来的伙食费)，改善伤病员的生活，使他们异常感动。

看戏让老乡们坐在前排  1935年10月，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到达陕北的吴起镇。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一直在延安，生活比长征时期安定了一些。每逢春节，中央机关都要开展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比如团拜、舞会、演戏、扭秧歌等。 1941年的春节期间，中央机关一连演了几个晚上的戏，附近许多乡亲也应邀前来观看。有一晚，毛泽东走进礼堂之后，发现干部战士都坐在前面，而老乡们都坐在后面，最前面的两排座位还给中央首长留下了。于是，毛泽东便当场对干部战士说：“同志们，老乡们生产都很忙，看戏机会很少，而且要跑很远的路(来到这里)，不容易呀！我们应该让他们坐在最前面看戏。”说完自己就带头坐到了最后面，干部和战士也跟着毛泽东到后面。老乡们很感动，一再谦让，最后还是被毛泽东劝着坐到了最前面。几十年来，这件事一直成为延安人民的美谈。

过节请村里人吃饭  毛泽东在延安时，每年春节都要在枣园的小礼堂请村里人吃饭。 1945年春节的一天，礼堂门口放着一张方桌，毛泽东就在桌旁和每个人握手。每家的家长都穿着新衣服来给毛主席拜年，他们给毛泽东带来软糕、油馍、黄酒、麻糖等礼物，满满地堆了一桌子。吃饭时礼堂里摆十几桌，每桌都有一位领导人作陪。　　

毛泽东给大家敬酒，说你们都是我的老邻居，不要那么客气，过几天我还要到你们家里去做客。自从毛泽东说了这句话以后，每天清晨妇女们都把家里的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桌椅板凳都收拾好了，就怕毛主席忽然来了，窑里不干净，慢待了他老人家。

慰问身边工作人员  一到春节，毛泽东首先想到的就是身边的工作人员，比如炊事员、警卫员、机要员、秘书、司机等。哪怕自己再忙，他都要亲自去慰问他们，同他们握手，向他们拜年，而且总是诙谐地说：“你们长年累月为我们服务，连春节也很少休息，你们辛苦了！ ”接着一个个问寒问暖，家里情况怎么样？生活上有没有困难？并请他们转达对他们家属的节日问候和祝贺。

【忆昔话往】
回望家乡多彩的春节

陈文升

近日看了报纸上关于今年春节的放假通知，我心头一震，这不愁吃喝轻松快乐的日子过得好快。又到一年春节时，不由勾起我对家乡春节的回望。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是民间最看重的节日。春节象征一年的终结与新一年的企盼。由于乡情家情的不同，每个人对春节的感受也不尽相同。年逾古稀的我，每当想起家乡那多彩的春节，心中就泛起家乡人年年过年、年年感恩的涟漪。

充满渴望的春节

打记事起，我就盼望春节。有时就和伙伴们偷偷跑到县城闲逛一通，挤进那烟雾弥漫的鞭炮市场，去听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因为个个口袋儿空空，只能是震震耳朵，呛呛鼻子，弄身爆土，心里却很满足，因为没花钱就听到了那么多那么响的鞭炮声。

那时家乡年味来得早。每年腊八早晨，还在被窝里的我差不多都会听到娘的自言自语：“馋老婆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娘的话把我盼年的胃口吊得更高，于是就天天掐指数天，终于盼到祭灶吃上年糕，大年三十早晨吃上掺假的馒头和白菜加粉条的肉，盼到父亲买来小鞭炮、大年初一穿新衣服。

盼望的东西到口到手，剩下的就是无忧无虑的疯玩了。还听到爸爸不止一次地说：“就你们这个时候好，什么吃喝穿花用都不知上愁，不当家不知财米贵啊！”慢慢地，我琢磨出了父亲说这话的分量和用意。

过年，其实最乐的是我和弟弟妹妹，最难的是父亲，最累的是母亲，我们只知道过年好玩，吃好的解馋，穿好的新鲜。可是，过年的开销只有靠父亲起五更睡半夜地去西乡买柴禾，再担到县城去卖赚个小钱。母亲没黑没白地给我们拆洗翻新过节穿的衣裳……大概正是这些，才使我知道了珍惜，珍惜渴望到的一切，才知道把用父亲汗水换回的整挂小鞭炮小心翼翼地拆开，一个个的省着燃放。才知道，只有懂得感恩，学有所成，才是父母的最大渴望，就像我对春节充满渴望一样……
饥饿无怨的春节

在我的记忆里，1960至1962年间的春节，是家乡人吃不饱但无怨言的春节。其中让我最感动最难忘的细节是，在家家缺吃、人人饥饿的情况下，春节前来了救济粮，就堆放在大队部旁，竟无人去偷，更无人去抢，都是耐心等待领取属于自家的那一份。就连因缺乏营养浮肿的老年人，也一个个蹲在墙根儿晒太阳，心态是那样的平和，面目是那样的慈祥。

记得那年三十傍晚，村党支部书记付宝坤挨家挨户通知去大队领取包饺子的救灾面粉。人们端着用面盆或簸箕领回很有限的面粉，却显得那么的沉重，个个眼里透出知足的目光。我的族家大伯深情地说：“咱这儿闹灾，没种出粮食，不够吃，怪谁？全国都闹灾啊……这要搁在旧社会，还想过年？命都难保啊！”大伯的一番话，使在场人无不动容，有的热泪盈眶。

多么通情达理，懂得感恩与体谅的百姓啊！

破除迷信的春节

破除迷信，破旧立新过春节，是党委和政府一再强调的。可是每逢年根儿，集市上卖灶王画像的尽管屡屡被堵截、画像被销毁，但卖灶王画像的仍把画像藏在袖筒里，走村串户，照卖不误。

家乡的腊月二十三，祭灶，放鞭，那是春节临近的信号。“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到了腊月二十三，说嘛嘛不占”。意思就是一心按传统习俗过年了，当然包括送灶王、烧香、上供等。

可到了1963年的春节，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祭灶那天晚上，我回了老家，直到吃完晚饭以后，娘还稳稳地坐在炕上。我到外屋灶台南墙上方瞅了瞅，没贴灶王画像。我问娘，怎么不信老一套了？娘指指地上的口袋说：“那粮食哪来的？还得靠上级，要不这命都难保啊！”娘说的粮食是国家发放的救灾口粮，娘说的“上级”就是上级党委和政府。原来，娘之所以今年不祭灶，是和邻居商量好了的。这天晚上，村里静悄悄的，一个放鞭炮的也没有。

这年秋季，家乡闹了一场特大洪灾。境内黑龙港河河堤全被淹没，运河以西的家乡平地积水三四米深，房倒屋塌，全村老小都被转移到运河以东安全地带。这次洪灾水势之猛、水量之大是有史料记载以来没有过的。洪水退后，家乡人在政府帮助下搭建了简易房，吃上救济粮，保障了安全越冬。为让人们过好春节，国家又专门发放了除夕夜包饺子的白面。我家往年的这顿饺子一直是包素馅的，因为母亲得给灶王上供。娘说：“今年吃顿白面饺子不容易，得感谢上级，就改肉馅的吧！”父亲同意，我更高兴。

从这年起，我家就再也没祭过灶，年夜饺子一直是肉馅的。全村过年的旧习俗空前淡化，摆佛龛贴神像、上供祈福的少了，佛爷台子处挂伟人像和字画的多了；磕头拜年的少了，贺年说吉利话的多了。村民们心里明白应该感谢党，懂得应该跟党走。

难忘“革命化春节”

1971年的春节，是我最难忘的春节，因为在我们单位八九位同事中，唯独我有幸回老家过了几个小时的春节。

那时正是城乡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时候。当时我在县审干办公室工作，主任刘文强不仅带领我们正常时间办公，而且见缝插针地打砖坯子、挖地道、拉砖、砌地道，搞防空工程，忙得够呛。到了年根儿，县里召开广播大会，一直开到生产大队，要求上上下下都过“革命化春节”，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能停，口号是“干到腊月二十九，吃完饺子（大年三十）又动手。”

刘主任给我们开会说，今年春节不放假，就是除夕夜，公社书记还要上井台（打井）呢！农村“两年歇一天”，就是大年三十下午和正月初一上午可放松些。我们都要坚守岗位，就不要回家过年啦！

大年三十那天，跟往常一样，正常时间办公，早晨中午和晚上照样挖地道。晚上，挖了两个小时地道后，刘主任冲着地道口喊：“都上来吧，今晚早些休息。”我们从地道里爬出来，洗了把脸，换了衣服，个个站到院里,眼望星空，倾听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刘主任走过来说：“咱一会儿去食堂领馅和面，一起包饺子吃年夜饭。”接下来又对我说：“文升啊，家在县城的平时回家方便，离家远的回不去。你呢，离老家不远不近，今夜就别在这儿了，回家和老人过个团圆年吧！”

面对领导的特殊关照，我心里热乎乎的。县城距我老家只有2.5公里，但我很少回家，因为那时星期日也不休息，别人有事请假，我就盯着。当时我爱人因大专毕业后在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也不能回来。老家只有父母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了。大概是因为这些，领导才对我“特殊关照”。

天黑黑的，路上不时碰上来往匆匆的上下班工人。我虽然思家心切，恨不得一步到家，可心里却有一种当了“逃兵”的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我一步迈进家门的时候，一直望着窗外的父母开口便问：“回来这么晚，没出事吧？”我把领导只照顾我一人回家过年的情况说完后，父母也很感动。

弟弟妹妹睡了，操劳一天的母亲也睡了。我也觉得有些累，强打精神对“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的父亲说：“今年过年我什么也没帮着干，您忙活一天了，也歇歇吧，我替您守岁。”爸爸说：“你明天不是还得早走吗，得早煮饺子，我不睡了。”我也很想和父亲多说会儿话，可不知不觉睡着了，朦胧中，又被母亲拉风箱煮饺子的声音惊醒。饺子煮熟了。母亲一个劲地往我碗里夹饺子。我急急忙忙地吃了一碗，对父母说：“今年我也没空去给长辈们拜年啦，替我说一声吧！”我看了一眼座钟，时针指向5点半。掐指一算，正好在家过了8个小时的年啊!

黎明前的天，依旧黑黑的。我怀着很不情愿离家又对领导心怀感激的心情，伴着村里此起彼伏的鞭炮声，骑上自行车奔向县城。途中，不时从远方忽明忽暗的灯光处传来打井作业隆隆的马达声。

到了县委大院，仍是灯火通明，不时从各部室传出电话铃声，意味着新一年的忙碌已经开始了……
虽苦亦乐的春节

1984至1988年间的春节，是我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和县委副书记，相对有一定自主权的时候。为了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干好，常常顾不上什么节假日。任县委办公室主任时，大年三十晚上我都要亲自去过问锅炉房人员的年夜饭安排情况、办公室值班人员轮流回家吃年夜饺子的落实情况。大年初二，我要带领副主任们亲自登门，逐户慰问办公室干部职工的父母和家属，感谢他们一年来对机关工作的支持。

任县委副书记的时候担子更重、责任更大了，春节假期从来没过踏实。1987年是我任县委副书记过的第一个春节。当时的县委书记是褚连友同志，黄骅的老家。临放假时，褚同志对我说；“我回家过年啦，县政府的事是县长张国良的，县委的事就是你陈文升的了，大胆干，干好了是你的，干坏了我兜着。”咱还能说什么，家在县城，机关上多盯点儿、该管的事多揽点儿，应该的。

春节联欢晚会开始的时候，我已去县公安局等候并陪同市委领导慰问在岗公安干警。11点多的时候，又和县委办的同志去县医院看望住院的一位职工和一位职工的母亲。将近凌晨回到家睡了一会儿，就又被邻居煮饺子的鞭炮声惊醒了。

大年初一，刚刚吃完饺子，天还黑着就来拜年的了。其实多是借机来说事的，而且越来越多。大冷的天总不能让人家在院里等吧，三间屋都有人了。我悄悄对爱人和孩子们说：“来人，千万不能烦啊，还得帮我斟茶倒水热情接待，因为咱现在管事，人家才来说事。等咱不管事了，你去叫人家恐怕都不一定有空来。”

就在我接待送走几位后，比我大几岁的清州镇党委书记周风凯来了。我知道老周来肯定有急事，就对那十几位来访者说：“周书记来有急事商量，请你们先回去听我的电话，争取今天下午、最晚明天都能说完。我尽量给你们每位一个满意的答复，好不好？”来访者都微笑着走了。

“老周，是不是东马桥的果树纠纷又有新情况？”我问。老周答：“是，情况紧急!”原来，这个回族村因为果园承包问题闹起纠纷，镇党委和村支部做了大量工作，不仅没有平息，而且发生越级群访，随时都有矛盾激化的可能。随着气温的不断回升，树芽一个劲地长，时下最紧急的是若不及时剪枝，一旦花码子保不住，那麻烦就大了，弄不好会出人命！

我俩商量了将近一上午，最后商定：在果树承包纠纷解决之前，排除一切干扰，抓紧求助全县果树技术员进园剪枝。果园秩序由镇村党组织负责维护，其余协调工作由我全包。结果这一招下去，打了个主动仗，纠纷案很快得到解决，双方都比较满意。

下午和晚上，实践了上午的承诺，来访者大都满意而归。就这样，除了机关值班和接待来访，就到了“破五”。按照乡村习俗，“破五”是不宜串亲访友的，所以从春节前我就打算“破五”这天好好歇歇。可是，刚吃完早饭，民政局副局长邓文国来了，说刚送走火化场一位来拜年的，顺便来坐会儿。

我随便问了句：“春节期间，敬老院老人们没事吧？火化场忙不忙？这俩地方是不是容易被遗忘的角落啊？”老邓说：“没错。听刚来的人说，最近火化场出了点事，还要上访。”

“那还等什么，咱变坐等上访为主动下访，现在就去给那里的人们拜年！”到后，真的发现火化场场长李金岭要带人上访民政部。原因是刘缺屯乡一个村的丧主坚持不火化尸体，却要火化场给开假火化证明，遭到拒绝后，火化场的人还挨了打，向有关部门反映一直解决不了。听罢，我马上给刘缺屯乡长韩忠伦打电话，让他迅速查处此事。结果乡里妥善处理了此事，并带领村干部和丧主到火化场赔礼道歉，而且经过交流沟通，这一场一村竟结为友好单位。

春节假期就这样过去了，虽然一天没歇，但心里很踏实，也倍感快乐。

尽享快乐的春节

时下，我正喜迎退休后的第十个春节。

退休后的春节，是自寻快乐的时节。期间，我主动参与关心下一代“老手牵小手，广交‘隔代友’”、扶贫帮困等活动，送人快乐，自己也快乐；和老友凑到一起聊聊天、打打升级(扑克牌)，快乐无比；借乡下亲戚来拜年，采访新鲜事，有了好素材，文章更精彩；写点应时稿件发出，播下希望，等待快乐。

退休后的春节，是收获快乐的时节。一年来写些小稿，量力而为地做些于己于人于社会都有益的事，得到各方认可，春节前后一个个红底金字的荣誉证书接连发来。去年县委召开群英会，我两次登台分别从县委书记和县长手里接过“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和“先进文化工作者”两块闪闪发光的奖牌。

退休后的春节，是尽享爱意的时节。每年节前，县委县府领导早早的登门嘘寒问暖，还召开老干部团拜会、茶话会，倾听老干部心声，让我好感动；孩子们不仅轮流“常回家看看”，而且“常回家干干”、“常回家谈谈”，“投老所好”尽孝心，时时事事送欢心；城乡亲友也来看望，送温暖；本地和外地的贺年电话不时打来，相互祝福，彼此愉快。近日得知，家乡春节前又建成了集健身、娱乐、休闲于一体的文化广场，受到村民赞扬，老家侄子说春节前专车接我和老伴去观赏家乡新景。面对这浓浓暖暖的爱意，心里很受感动。我就一门心思地想，一定要好好地活着，活得更有滋味，更有质量，更有意义，以此作为感恩和回报的厚重年礼！ 

                             （作者系青县政协原副主席）
【难忘时刻】
朱总司令来河间

河间市公安局
       1947年10月30日，朱德总司令从西柏坡出发，路经定县、安国、博野、肃宁，11月1日下午6点风尘仆仆来到冀中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间黑马张庄。朱总司令这次来冀中一是指挥解放石家庄战役，二是调查部队情况，为全国性大反攻夺取大城市以及建国后的革命和建设做准备。朱总司令到河间县住在一个普通的民房里，他目睹了河间县翻身人民闹土改、欢天喜地的生动情景。

一天朱老总正在房子里看诗卷，警卫员走进屋里，朱总司令轻轻放下诗卷瞩目窗外，异常激动，于是让警卫员取出墨盒、毛笔、信纸，沉思了片刻，挥笔作诗一首《新农村》：

千门万户喜朝晖，处处村头现紫微。

解放农人歌自得，专横地主莫高飞。

平田有份躬耕乐，得地无余心事违。

后起青年多俊秀，秋高试马壮而肥。

    德高望重的朱总司令作诗表达了他对冀中人民深厚的感情，寄予革命后代殷切的期望。

冀中军区党委和冀中军区司令部还专门安排让朱老总在河间戏院看戏。一天下午4点左右，河间县公安局局长杨鑫正在吃晚饭。冀中行署公安局送来局长侯玉田的亲笔信，杨鑫打开信一看，信中写道：“小杨，今晚有军区首长看戏，确实做好安全保卫工作。”杨鑫阅后觉得奇怪，心想军区首长看戏还要冀中公安局长写亲笔信交办，看来非同一般。于是放下饭碗立即吹哨紧急集合，接着他做了精心安排。街上、戏院门口及戏院内都布置了公安人员。

    戏院当天戏报是《玉堂春》，因朱总司令点了《走麦城》，因此就改成《走麦城》。戏开演后朱老总身穿一身普通军装，拿着一条烟袋，在聂荣臻司令员陪同下走进戏院。聂荣臻司令员身穿一身黄呢子军装，随带8名挎盒子（手枪）的警卫人员一起坐下看戏。河间公安局警察班长张良在延安时给毛泽东主席当过收发，早就认识朱老总，朱总司令一进戏院，张良就认出来了。久别重逢的老首长今天来看戏，张良心情异常激动，他多想和老首长说上几句知心话啊!考虑到朱老总的安全和保密规定，他抑制着自己内心的激动，没动声色。

    散戏后，张良回到公安局，人们欢声笑语地议论今天保卫的是哪位首长，张良神秘地说，你们谁也不知道。当人们再三追问时张良才告诉人们，今晚警卫的是我们敬爱的总司令朱德同志。人们感到万分遗憾，都后悔没有多看一眼朱总司令的光辉形象，同时又都为担任保卫朱总司令看戏的任务感到荣幸，议论了很久才慢慢散去，人人心中都有说不出的高兴。

征 文 启 事
一、征文内容：

稿件主要反映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今，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沧州发生的事件及开展的活动等，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交通等方方面面。稿件应重大事件和点滴细节相结合，全面和侧面相结合。既可是分管一地的实践活动，也可是分管领域的典型回顾；既可是一个企业（乡村）的发展历程，也可是项目跑办的切身感受；既可是业绩辉煌的事业篇章，也可是工作失误的应有教训；既可是领导决策的点滴回忆，也可是普通参加者的详细经历；既可是离岗老同志的工作追忆，也可是在职干部的工作纪实，等等。稿件一般由本人撰写，也可由党史研究室人员或其他人员协助整理。

二、稿件要求：

1、必须是亲历、亲见、亲闻。要有历史时代感，有个人识见与一定的典型性。
2、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政治观点正确，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3、注意对史实、人物、数字的把握与核实，确保稿件涉及的资料真实、准确、无误。

4、文体应为记叙文，文风朴实。重点叙述事件的主要经过，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细节鲜活，表达准确。不宜采用夸张、抒情、比喻等修辞方法。避免使用总结式、汇报式、议论式等文体。

5、文稿可附相关照片1至2张，并配以简要文字说明。照片要注明提供者、摄制者的单位、姓名和照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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